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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癸巳暮冬，晨霜凝寒，
范曾先生课众弟子于北京
大学燕南园。我有幸赴会。
范曾先生卓然正座，如霞
染澄塘，虹贯中天。众人摄
受其中，剧谈高咏，诵吟轮
番。置身其间，辞藻飞扬，
妙语连珠，令人应之不暇，
恍然世外。
末了，大家作四言笼

纱格诗钟，范曾先生点名
由我出题。“诗钟”好比行
酒令，是古人的一种限时
吟诗的文字游戏。“笼纱
格”是“诗钟”的一种格式，要求出题
人为上下联分别出两个词，参与者
分别用上下联把这两个词的意思嵌
进去，让人一目了然，却又不能出现
这两个词面。局促之下，我即兴出
“石头、庄周”二词。

现在看来，“石头”为物，“庄周”
是人，如此命题，颇有刁钻。范曾先生
对众弟子所作逐一批阅点评后，亮出
了自己的“笼纱”联：补天藏梦，得意
忘言。赢得满堂喝彩。女娲以石补天，
庄周得意忘言。“补天藏梦，得意忘
言”令人叫绝，范曾先生卓然古今之
风采，又见一斑。

曾见张伯驹先生一诗钟联：上
颜春意朝酣酒，到耳秋声夜读书。跋
曰“温平词兄雅政，与友为诗钟，限
笼纱格，色、树二字。”上联引唐人李
正封《牡丹诗》“国色朝酣酒，天香夜
染衣”，巧妙嵌入“色”的意思；下联
引北宋欧阳修的《秋声赋》，欧阳修
风夜读书，问书童户外秋声何来，书
童外出巡查一番，掩门答曰“星月皎
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
间”。下联“到耳秋声夜读书”对“树”
亦巧夺天工。

曹植和曹丕互对“诗钟”长大。
曹丕称帝，想杀害曹植以除后患。他
们的母亲劝曹丕念及兄弟之情，放
过曹植。曹丕遂命曹植在殿前七步
之内，以笼纱格作“兄弟”之诗，否则
杀无赦。这就是著名的“七步成诗”
之典故。《七步成诗》流传至今的一
个绝句版本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
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通
篇不见“兄弟”二字，却写绝了当时
他俩的兄弟之情。这一回，曹丕被打
动了，他的那把冷血长剑，还是被曹
植无形的才诗真情挡了回去。
中午时分，我在燕南园作别范曾

先生与诸弟子，离开了由先生主事的
中国画法研究院。再次踱步北大校
园，感觉步点与心情比来时轻快了许
多。那时的北大，霾雾沉沉，看不到臆
想中轻轻的云彩，却看见百年前那些
经世济民的大风流，依稀就在左右。
那时的他们，诗文浩瀚，个顶个儿怀
抱家国天下的大丈夫。
不由记起儿时村庄夜晚的天象。

阴天夜晚的时候，天越黑沉，星星
就越是寥落。可恰恰那寥落的一颗
两颗，闪亮异常。它们会划破长夜，
点燃万丈光阳。
不知不觉，已走到北大校门口，

投身外面的车水马龙。心情和步点
愈加轻快。我下意识再次揣摸了背
包里的物品，暗暗琢磨，来去的心情
差别如此，难道只是因为范曾先生
赠了我《达摩》炭笔速写画作！

! ! ! !作为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的
“重头戏”之一，“市民收藏大展”吸
引了众多民众的眼光，反响热烈。

有幸在静安区几百位收藏爱
好者中脱颖而出，被选中作为静安
区的代表，经静安区收藏协会的推
荐，我参加了此次上海市民收藏家
的评选，最终荣列“百名上海市民
收藏家”之榜，并有幸与其他的收
藏家一道在“三山会馆”举行为期
一个月的收藏大展（右图）。

回首三十年来的铜镜收藏经
历，心中感慨良深。

刚进入铜镜收藏这个领域时，
也曾上过当，交了不少“学费”。

还记得早先太原路上有个卖
古玩的地摊，那时玩铜镜的人不
多，市面上赝品并不多，我在那个
地摊上收了一些镜子，都是真品，
因此心里对其便放低了警惕。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仿镜开始出来
了，仿的水平也很高，面上看起来
都是很好的品相，以我当时的“菜
鸟”眼光，着实不大看得出真假。于
是，很快就上当了。

那是一枚唐镜，镜背雕有鸟兽
纹，纹饰非常漂亮；拿在手中，手感
也很厚重，猛一看是枚精品镜。买
回去清洗过后，我就把它当成宝，
时常拿在手中把玩，连睡觉时都要
放在枕边，醒了就看两眼，当真是
爱不释手。

玩了一段时间后，最初的惊喜

之情慢慢淡了下来，看它的眼光也
多了一些冷静，渐渐觉得它的分量
与之前收的同规格的唐镜相比有
些偏重，包浆也比之偏新，缺乏一
些长久积淀的厚重感，心里忍不住
就有了一些怀疑。后来一次和同行
交流时，因为心里始终不大舒服，
便将镜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结果
几个同行一看，都觉得包浆不对，
一致认定此镜应是赝品。

这个深刻的教训让我一直耿
耿于怀，此后便倾注了更多的精力
学习铜镜收藏的相关知识。除了不
断总结自己以往的收藏经验，积极
与老收藏家们交流，经常去旁听一
些比较权威的有关铜镜的文化讲
座，阅读铜镜方面的专业书籍，积
累理论知识外；还时常去拍卖行观
看那些准备拍出的真品，努力寻找
机会“上手”，增加自己的实践经
验。就这样慢慢地日积月累，我渐
渐悟出了一些鉴别铜镜真伪的办
法，也真正建立起了自己在铜镜收
藏方面的自信。

一次和几位朋友去江西淘宝，
来到一家古玩店，老板拿出了几枚
镜子，只除了其中一枚外，其余几枚
镜子大家都没什么异议。感兴趣的
朋友把那几枚镜子收入囊中后，大

家便围绕那一枚
镜子争论起来。

那是一枚
很“素”的镜
子，铜质看起
来有些黯淡，不
似唐镜那么光亮
照人，镜缘也不是
很规整的圆，只有围绕
着素钮有一小圈颇为诡谲的放射
状有些似花瓣的纹饰（见左图）。朋
友们都认为此镜是赝品，因为该纹
饰实在少见，几乎不曾见过与其相
似者；且其境背上还有被后人用尖
利物刻出的一列文字（如今也已模
糊不清、难以辨认），就算是真品，
只怕也是收藏价值不大。

而我却不大认同诸位朋友的
看法。看着该镜不是很圆的镜缘和
有些黯淡的铜质，不由得就想起了
先前在书里看到的商周时期的铜
镜。早期先民的铸镜技术没有后世
成熟，镜缘还比较难以像后世那般
浑圆，而含锡量的缺少也使得镜子
的铜质难以如后世那般光亮。至于
引起最多争论的纹饰则让我想起了
商周时期的芒纹镜。远古先民有太
阳崇拜的文化特征，这一点也反映
在他们所铸造的铜镜上：先是简单

的几何纹饰，后来逐渐发展为呈放
射状的芒纹（犹如太阳的光芒照射
四方），其后又更加丰富，出现了火
焰状芒纹、复波芒纹、万向芒纹等多
种放射状纹饰。而该镜的纹饰乍一
看颇为少见，却也呈现出放射状的
特性来，与商周时期的芒纹镜有异
曲同工之妙。更为难得的是，该镜的
包浆泛着长久岁月沉淀才会有的自
然深厚的光泽，那是再高的造假技
术也仿制不出来的浑然天成。

鉴于此，又经过几番仔细把看
后，我最终认定这应当是一枚商周
时期（战国以前）的芒纹镜；且不顾
同行的劝说以高价收下了该枚镜
子。之所以此次敢这么果断，因为
经过这几十年的不断学习与收藏
实践，自己着实长了不少见识，在
鉴别铜镜的真伪方面也有了更为
踏实的自信。

! ! ! !马年里，本文特选出七尊（左
起编号）吉州窑瓷马俑供大家和喜
爱 !"生肖的藏友欣赏。

吉州窑是宋代江南著名民间
瓷窑之一，其遗址位于：江西省吉
安县永和镇，又称“永和窑。”因从
隋唐至宋，今吉安古称吉州故名。
吉州窑历史悠久，始于五代、北宋、
极盛于南宋，衰于元末，从开建距
今已 !"##年。目前遗存的 "$个窑
包遗址保存完好。

吉州窑是享誉中外的综合性的
窑场，也是全国古代黑釉瓷的生产
中心之一。所产瓷器种类繁多，工艺
考究。其黑釉、木叶纹、剪纸贴花、彩
绘等品种在宋元陶瓷中独树一帜。
许多国家把吉州窑兔毫斑、鹧鸪斑、
玳瑁斑、剪纸贴花等视为传世珍品，
木叶天目盏则被列为国宝。

吉州窑的另一大亮点是雕塑
瓷，雕塑瓷分瓷雕和捏塑两大手

法，从上述七件马俑可以看出首先
以捏塑方法做出马或骑马人，然后
用雕刻手法刻出马和人物的头部
以求生动准确。而制瓷大师舒翁和
其女舒娇就是著名的民间陶瓷家
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舒
翁善于烧制玩具，舒娇则长于烧制
炉瓮，并擅长构图上釉，产品以白
釉、绿釉、黑釉、彩绘为主。他们烧
制的各种玩具和绘有佛、仙的瓷
瓶，造型别致，色彩明快。

吉州窑瓷塑品种繁多，主要分
人像及动物两大类。属于人像的有
官吏、平民、仕女、武士、仙翁、佛像
等；属于动物的有马、牛、狗、虎、
猴、鹅、鸽、鱼、龟等。多采用手塑和

模制两种手法，或两法兼用。这七
件瓷塑均采用手塑法制作，先捏出
人体或动物躯干再植以头面、四
肢、冠带衣饰等，再用小工具刻画
出颜面五官、衣纹走向。骑马人分
别制出马和人物，再将人物安插到
马背上。这些瓷马俑全凭手做，所
以形制无一相同，虽简洁而富于变
化：稚气十足的小马（一）、跃跃欲
奔的中马（三）、若无其事的大马
（二）、抚摸马头的骑手（四）、举目
四望的男（五）女（六）骑马人和高
耸鼻梁的骑马胡人（七）。这七尊瓷
塑虽只有 %!&厘米左右大小，但制
作前作者都经过精心策划，信手捏
来，加上娴熟的手法使小小玩具也

变得生动传神，在简练中寓精巧，
于自然中见匠心。特别是酱褐釉骑
马胡人（七）的特殊造型所揭示的
胡人身份与唐三彩中骑骆驼胡人
遥相呼应，这是古代陆路和海上丝
绸之路将吉州窑与世界连接的又
一物证。只有西域、中亚或欧洲人
到过吉州永和，古时的东昌县城，
若非舒翁和舒娇亲眼目睹过他们，
怎能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瓷俑？

据有关专家考证吉州窑瓷器出
口主要有四条路：沿赣江下南昌、九
江经长江溯运河北上入渤海到登州
接近辽境；或到沿海明州、杭州销往
日本、高丽；或溯赣江而上经瑞金、
长汀、龙岩至泉州运南洋、印度、非
洲转欧洲；或由赣州、大余、梅关、南
雄、韶关经北江到广州运往南洋、波
斯、印度和非洲等地。海上丝绸之路
把吉州窑瓷器销往全世界几十个国
家，也使吉州窑美名传遍天下。

! ! ! !我少年时，学校要参加区的合
唱比赛，到各班挑选音色好的，我
意外地与班里的另一位同学被选

中。每星期二课强化训练，得了三
等奖，使我练了耳。“文革”十年，邻
里许成章先生是二胡演奏家，精乐
理。我们就像读专业的一样，常听
他演奏和听他讲音乐乐理。
“文革”后，我在书店买到一本

艺术理论书，这本书收集了中国最
有成就的艺术理论家的文章，而音
乐界的就是钱仁康先生。真是有缘，
那时我供职的文联研究室在巨鹿
路，楼下就是“上海歌声”编辑部，院
里又有音乐家协会，我结识了好些
音乐家，那时朱践耳大师有交响乐
作品问世，我去武宁路他家采访，文
章刊“南方周末”。后来文联迁延安
西路，而钱仁康先生的女儿就在“上

海歌声”任编辑，一个楼面。
钱老住进华东医院，我常去看

他。“采风”杂志是文联刊物，一日
与编辑说起音乐界的钱老值得采
访，马信芳去的，他说钱老很健谈。
我去看钱老，钱老很高兴。我向钱
老讨教音乐的学问时，钱老送我他
的文集。后来我去看钱老还带去五
十年代钱老在音乐刊物上发表的
文章，钱老说，“你还保存这些刊
物，不容易”。不过有一本刊有当时
批判他的音乐思想的音乐刊物我
没带上，怕勾起往事伤他心。

病床旁有本笔记本，钱老的
护工说，钱老看书遇上好句子就记
在上面。我看过几次，记的都是很

精辟的语句。这与我遇上的晚年的
钱春绮先生一样。我为了了解钱
老，和进一步自学音乐理论，我的
出版社的朋友送上好几本出版社
出版的音乐理论书。正巧一本王岷
著的 "##%出版的《美国音乐史》是
钱老写的序。我带上去看他，他看
了好一阵，“什么时候写的，记不得
了”。他很想要这本书，但互相推让
了一番后说，“你喜欢你留着，你把
我的序复印给我”，并声音很大地
嘱咐我：“不要忘了。”那时钱老 '&

岁了，我也想日后在音乐评论上有
所长进，便请钱老题了“渔歌唱
晚”，我说我很喜欢这句词。钱老说
他也喜欢这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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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吉州窑瓷马俑
! 王华新

钱仁康先生题“渔歌唱晚”! 卢金德

回顾我的铜镜收藏
! 张 东


